
前不久，教育部发布了校园足球开展三年

多的进展：2015 年以来，已认定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20218所，全国已有5万多块校

园足球场地，参加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

级联赛学生共计1004.08万人。

校园足球的“价值观”并不完全是为了在

遥远的将来帮助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在此之

前，它至少还有三个任务：一是提高学生体质

健康水平，二是让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每一位

同学都能够掌握足球运动技能，三是通过足球

训练和比赛，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促进全面

发展。

足球运动的真谛不仅在于竞技，更在于增

强人民体质，培养人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顽强拼搏的精神。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发

展校园篮球、排球也可以。之所以选择足球，

还是因为足球是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关注

的体育运动之一。基本上在每一所学校，男生

们最热衷的运动都是足球。每一个在学生时代

参加过足球队的学生都会记得，那些兄弟并肩

战斗的情谊，那种为了胜利抛洒汗水、泪水的

激情。场边加油的拉拉队员们也不会忘记球队

胜利时的喜悦，球队失败时的失落。

为什么这种单纯的热爱没有转化为中国足

球的实力？这可能跟我国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

“重文轻武”有关。我国学校体育一直存在两大

问题，第一是没教会学生运动技能，大部分学

生从小学到大学，上了十几年体育课，但是连

一项运动技能都没有掌握。第二是绝大多数同

学在整个学生阶段，连一次体育竞赛都没有参

加过，学校体育所追求的提高身体体质、掌握

运动技能、磨砺意志品质，基本让位给了语数

外等主科学习。

情况正在改变。在高考改革更加偏重综合

素质的当下，校园足球有了更实际的号召力。

2016 年，全国招收高水平足球运动队的高

校只有 76 所，2017 年已经达到了 153 所，翻了

一番。教育部在设计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时

候，也考虑了升学扶持，按照小学、初中、高

中6∶3∶1，也就是6所小学对3所初中，3所初

中对1所高中的比例建设，希望让有足球特长的

学生凭借一技之长升入学校。据了解，今年教

育部还将出台政策，在校园足球竞赛体系中，

将最佳阵容与国家级运动员挂钩。众所周知，

国家一级运动员在高考升学中都是有特殊政策

的。同时，各个省区市、各个地市也有地方版

的校园足球升学扶持政策。

这是一种导向，让全社会明白，孩子爱踢球

不是不务正业。从长远来看，从小开始教学生踢

球的校园足球就像中医调理，培基固元，有助于

提高中国足球的普及程度和竞技水平，为中国足

球的发展和腾飞奠定扎实的人才根基。2万所足

球学校，如果按每所学校 1000人计算，就是 2000

万学生在学习足球。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足球

人口。而现有的青训体系就像西医，针对运动员

的现状用药，迅速提升竞技水平。

如果能把两大体系更好地结合起来，通过

校园足球，让绝大多数青少年参与到足球竞赛

中去，同时又通过竞赛体系，把在校园足球竞

赛中表现优异的同学选拔出来，让他们有机会

参加青训，中国足球进军世界杯的希望可能会

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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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博物馆领域出现了很多围绕展
览内容开展的拓展式教育活动，比较有名
的是国家博物馆的“社会大课堂”、国家
文物局主办的“文化遗产公开课”等。这
些新模式大大丰富了博物馆教育实践，也
推动了博物馆理论的革新。让博物馆变成
公众大课堂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以什
么样的形式授课？怎样为观众提供多样化
的学习体验？这些都是博物馆当下需要思
考的问题。

独具魅力的第二课堂

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关于博物馆的最新
定义中，“教育”被放在更突出的位置。
最重大的一个改变是，公共教育成了中国
博物馆评级的核心指标。博物馆不再是一
个只重收藏和研究的机构，而转向了与社
会共享教育资源。

毕竟，一次展览提供给观众的信息
量有限。有学生家长告诉记者：“我和孩
子在观看展览的时候，想更多了解这件
藏品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譬如一件瓷
器，它们或许曾被横冲直撞的军阀窃
走，又或许曾用作战争各派之间重缔和
平的物件。这些信息对孩子的教育都是
至关重要的。”

当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发现”博

物馆，博物馆的公开课就得不断贴近观众
需求。“博物馆的职能之一就是教育，青
少年教育又是特别重要的一环。”国家文
物局副局长关强说，“过去，文物考古工
作是一个小圈子，比较封闭，我们感到现
在应该更多地把相关知识和文物资源拿出
来服务社会。特别是面对学生，还需要转
化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让孩子们能听
得懂、记得住。”

文化遗产公开课是国家文物局连续三
年面向社会公众开办的公益课堂。在嘉峪
关长城博物馆，孩子们通过公开课了解长
城有多长、嘉峪关为什么选址在这里、瓮
城的用处等；在首都博物馆，孩子们可以
了解许多“重量级”文物背后的故事，让
他们对在书本上看到的国宝有了更为感性
的认识。

国家博物馆社教部与学校密切合作，
不仅开发出适合班级集体参与的系列课
程，还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
并形成了自己的教学特点。这里不仅有面
向儿童群体的“阳光少年”系列课程，也
有面向学校群体的“社会大课堂”系列课
程，还有面向不同文化背景的成人观众的

“文化博览”系列课程。这些精心设计的
课程旨在培养观众的艺术情趣，感受中华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领悟 5000 年华夏
文明的深邃与博大。

近年来，有关部门相继推出深化教育

改革、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的法律法规，博物馆在国家教育
改革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国
家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黄琛介绍，从国家层
面看，作为顶层设计的法律法规已经开始
推动和促成教育与文博领域的融合发展；
从实操层面看，国家博物馆等一些对政策
敏感度较高的文博机构已经把握住了国家
教育改革的方向，推动地方政府出台更具
体、更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保障，并联动中
小学朝着长效、融合、供应的馆校合作模
式稳步发展。“让人们不只是走进博物
馆，还能去发现和读懂博物馆，这才是博
物馆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黄琛说。

馆校合作打造精品课

“现在的学生是博物馆的下一代观
众，他们基本都是信息时代的原住民，他
们接受信息、获取知识的方式发生了根本
性改变。因此，博物馆要吸引学生，必须
用他们熟悉的信息时代的方式。”首都博
物馆副研究员杨丹丹认为，教育界和文博
界可以更多地开展对话，博物馆教育的设
计可以更多让教育研究者们和一线教师甚
至家长参与进来。这样一方面可以省去自
己探索教育规律的时间；另一方面也可以
结合中国当下的教育现实来给孩子匹配恰

当的博物馆探索体验。
教育学里有一个词叫分众教育。博物

馆教育也需要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
认知能力、不同职业人群开发与之适应的
教育课程。湖北省博物馆“礼乐课堂”拥
有众多粉丝，它的魅力就在于课程不仅抓
住了本馆所在区域的文化魅力，还结合了
社会热点。2015 年末，大型古装历史剧

《芈月传》热播后，“礼乐课堂”适时推出
《追随芈月看秦楚》 系列社交活动，结合
“微课堂”，引导受众关注了解楚国文化，
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的组成部分，
要不断提高其教育水平，特别是对青少年
观众的教育水平，除了开发利用自身资源
外，还应以开放的姿态，与其他教育资
源，特别是学校教育资源进行融合。这种
融合不是简单的‘1+1=2’，而是基于各
自特长之上的优势互补。”黄琛说。

目前，国内一些博物馆已开始尝试与
学校教育相结合。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史家
胡同小学的合作产物《中华传统文化——
博物馆综合实践课程》 就是一个精彩案
例。国博和史家胡同小学历时三年，组
织 40 余名业务骨干，精心设计开发出这
门 《中华传统文化——博物馆综合实践
课程》。课程内容以国博馆藏精品为依
托，以史家胡同小学多年来的实践为基
础，涵盖“说文解字”“美食美器”“服
饰礼仪”“音乐辞戏”四大主题，引领三
年级至六年级的学生结合博物馆资源对
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学习。孩子们印象最
深的一课是 《汉字的起源与统一》，博物
馆老师带领学生在展厅中观察新石器时
代的人面鱼纹彩陶盆、西周的虢季子白
青铜盘、秦代的琅琊刻石等 6 件珍贵文
物，引导学生去发现汉字发展不同阶段
的具体形态，在实物基础上探究汉字从
起源到统一的漫长历程。

“可以说，在博物馆里完成一节综合
实践课程，是在增长多种学科的知识积累
乃至培养生活中需要的其他经验和见识，
对学生长远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素质和技
能，对他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都具有
深远的教育意义。”黄琛说。

有人喜欢把博物馆比作老师。国家博
物馆社教部公共教育室主任陈慰认为，博
物馆最应该进行青少年态度、情感与价值
观的教育。当前，整个中国的教育，包括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博物馆教育在知识
层面和技能层面上均领先世界水平。但与
此同时，我国的教育在青少年态度、情感
和价值观层面的培养却远远不够。这样的
教育格局使得中国青少年普遍缺乏批判和
创新精神，缺乏独立精神，不会用自己的
立场和态度去判断新鲜事物，缺失正确价
值观。面对这样的教育缺失，博物馆应该
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青少年态度、情感
和价值观的建立上有所作为。

“目前中国博物馆教育最大的问题，
是缺少自己的理论体系。”陈慰认为，社
教人员身处一线，做了大量工作，采集了
大量数据，但是缺乏梳理和挖掘，更需要
专业的分析和研究，这一点上应该寻求和
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合作。好的消息是，国
博目前正在建设“公共教育服务”数据
库，为日后的深入研究打好基础，努力建
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 博物馆不再是一个只重收藏和研究的机构，而是转向了与社会共享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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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天骄

在四川华蓥山区，当

逢场(赶集)日，四乡八岭

的乡亲不约而同地涌向永

兴镇的茶馆，或喝茶聊天，

或赏戏听曲，浓郁的乡土

说唱文化，成为乡场一道

独特的风景。

永兴镇的说唱文化源

于南宋时期，主要有川剧、

川东二人唱、评书、甘溪快

板、笛子独奏、打连响等。

表演场所主要在茶馆，表

演者是清一色的本土民间

艺人或爱好者。800 多年

来，不管是天晴下雨、农忙

农闲，都延续不断，“说唱”

不停。乡亲们每天只需一

碗茶钱，便可在开心中品

尝到丰盛的文化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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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陕西第一家设立在小学中的儿童博物馆在西安市曲江第二小

学正式开馆。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国家博物馆定期开展

国博讲堂。 （资料图片）


